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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只想寫一個短篇的——不要誤會，這已經是成品了，確實只是短篇，而已。



結尾雖然倉促……不過那也是因為，實在是黔驢技窮，沒什麼花樣了。



創意並不新穎，來自《大逃殺》、《飢餓遊戲》。



不過出乎意料的是，動筆寫的時候，發現整個設定比我想像的更有潛力。



比如鐵玫瑰，比如突然舉槍對準其他「獵手」的「獵手」，都可以寫出很有趣的故事。



雖然在這個系列中，很難看到辦公室、學校、醫院、機艙、電視台這些大家喜聞樂見的場所……



所以不排除多寫幾篇做成一個系列的可能性。







《冰戀書櫃》







「砰！」



槍聲又響了。



雖然離這兒還有些距離，不過這個山洞已經不安全了。我必須轉移。



我叫林筱羽，因為疏忽大意，拖欠了半年的電費，結果被法院敕令參加狩獵遊戲。



當然，是獵物。



只要我能堅持一個月不被抓住，那麼我就可以被釋放，回歸正常人的生活。



狩獵遊戲是帝國最刺激的遊戲。



無論男女老幼，只要交納一筆不菲的報名費，就可以領到武器和裝備，在這整個第十三行省進行「狩獵」。



在這裡，沒有任何法律的約束，妳可以做任何妳想做的事——



包括殺人。



事實上，這是這個遊戲最大的賣點，不少人慕名前來，盡興而歸。



我只求自己能活著回去。



堅持三十天之後，我不僅可以得到繼續活下去的權利，也會被強制徵召入伍，加入帝國最強悍的女兵團：



鐵玫瑰團。



而這也意味著我下半輩子無需為區區一張電費單發愁了：



即使只服役短短幾天，履歷表上只要有鐵玫瑰三個字，那在任何公司都可以得到高薪酬、具有一些法律豁免權的職位。



所以也有不少女性，甚至包括女警、普通女兵，為了能進入鐵玫瑰，在私下修行之後報名參加狩獵，為的只是得到這樣一個機會。



但是鐵玫瑰從來沒有公佈過每年的入伍人數，零星放出的消息只是說，那些人多半死在了狩獵場。



我從沒打算進入鐵玫瑰。我只希望能過普普通通正常人的生活。



但是那張電費單斷送了一切。現在我只能拚命躲藏，讓獵手找不到我。



今天是第二十四天，只剩下六天了。



我的衣物已經被樹枝劃得破爛不堪，勉強能夠蔽體，好在那雙軍靴還沒什麼問題。



我最大的本錢是我已經能分辨出幾種很容易就能找到的、可食用的野菜和野果——



這都要感謝那些被我偷偷尾隨，膽子又極大的女人。



這一帶水源的位置我也熟稔，只要不被發現，活下去還是不成問題的。



但這幾天聽到槍聲的次數卻越來越多，仔細聽還有細微的差別，不是同一把槍發出的。



不管怎麼樣，能深入腹地的，都是些有錢的主顧，租得起精良的裝備；



或者是專業的，這些人更麻煩；



更糟糕的莫過於兩者兼而有之——



「小姐，妳最好不要回頭。往前走，抱住前面那棵大樹。」



背後，一陣寒風帶來了一個惡魔般冷酷的聲音。



我打了一個寒顫，冰冷的刀刃抵在我的脖子上。



「該死！」



不過我畢竟是修過心理學專業的大學生。我很快冷靜下來。



逃跑是不可能的，他手上還有槍。



我雖然一直在為大家介紹背景，但一刻也沒有放鬆對周圍的注意力——



在這裡，放鬆警惕通常都是致命的。



他能在我沒有任何察覺的情況下出現在我身後，這足以證明，他是狩獵高手。



不過他並沒有立刻結束我的生命，他完全可以這麼做，因為此刻他是在拿一把冷兵器威脅我。



最簡潔的方式，一定是槍殺，至少是用槍來頂住我的後腦。



或許還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如果是個帥哥，死前能來一次……



我努力控制住了自己，尤其是兩條顫抖著的腿，壓低了自己的嗓門——



因為這樣能顯得自己還算鎮定：「你是想把我綁在那兒嗎？」



他收回了刀，我的感覺好多了，緊繃著的神經鬆懈下來，彎著腰喘了幾口氣。



如果不是方纔那無情的觸感，我甚至會以為這只是一場虛幻。



「妳很聰明。事實上，我不得不承認妳很專業。抓住妳，可費了我不少力氣。」



「可最後還是落在你手上了。能讓我轉過來看看你長什麼樣嗎？放心，我不會逃走的。我還想多活幾分鐘。除非——



你不想看到我長什麼樣。」



那人沉默了片刻，說：「那妳靠在那棵樹上吧。」



我轉過身，一步一步向後退。



令我驚訝的是，他的裝備只是最便宜的那種。



他的個子不算高，與我相仿，身體很結實，一看就知道經常鍛煉，是個健身愛好者，上半身只穿了件軍用背心，裸露在外面的手臂上佈滿了肌肉。



腰上有一個機關，那是離子護盾，能保證狩獵者不受到傷害。



相貌平平，平頭，皮膚黝黑，挺有男人味的。



他見我正上下打量他，便說：「怎麼了，看夠了沒有？」



「你能對女士客氣一點嗎？」



「這可是十三區。」



他說完，拿出根繩子，把我結結實實地反綁在了樹上，動彈不得。



「你想怎麼殺我？」



「那由我決定。」



現在我看清楚那冰冷的觸感從何而來了。



一把匕首。



行軍用的那種。



我正思索著應該如何套出更多我想知道的信息，至少死個明白，他突然開口了：「三零九團的？」



我一愣：「什麼三零九？」



「四零一？」



「我家住四零二！」



他雖然還是面無表情地看著我，但是眼神中卻多了幾絲驚訝：「妳不是女兵團的？」



我小心翼翼地答道：「你是說……鐵玫瑰？」



「妳知道嗎，我追蹤了妳整整三天。雖然妳的紅點一直在我的地圖上，但我連妳的影子都沒見著過。」



「呵呵，那我還算厲……等等，你說的地圖是什麼？」



「就是這個。」



他把自己的腕表伸到我面前，然後按了幾個按鈕，一張地圖突然浮現在了空中，地圖中間有個箭頭，應該就是他，箭頭上還有個紅點……



「那個紅點……」



「就是妳。三天之前我就開始追蹤這個點了，現在終於抓到了。」



「你是說，我每一次行動，每一次轉移，你都知道？」



「對。」



「這群混蛋！」



我憤恨地說：「這和說好的不一樣！什麼生存能力的考驗，什麼鐵玫瑰，這要是被盯上，有這種東西追蹤，怎麼可能逃得掉啊？」



「那和我可沒有關係，」



他微微聳了聳肩，似乎是壓抑著自己動作的。



「妳確實是個狡猾的獵物，我時不時地放空槍來試探妳。果然，每次槍聲過後，妳都會轉移。」



「剛才那槍是你打的？」



「沒錯。看來我想得沒有錯。只是沒想到，這麼專業的獵物，竟然不是女兵團的。」



「別再誇我了，顯得你很有能耐似的。直截了當地問你吧：你把我綁在這兒，又不殺我，到底想把我怎麼樣？」



「問出這種問題，看來妳真不是兵團的人。」



「什麼兵團兵團的，從剛才開始你就一直在說兵團，到底是什麼啊？」



「我們正在做野外生存訓練。師部特意調了兩個女兵團做獵物，進行陪練。」



「什麼？！？！」



「小姐，您還真是可惜了。憑您的身手，進鐵玫瑰不成問題。但是既然遇到了我們軍隊裡的實戰訓練……」



這裡是關鍵了：「那麼，你們的實戰訓練是？」



「穿過第十三行省，到達指定的位置。」



「那你為什麼還把時間浪費在我身上？還不惜動用那個……追蹤儀？看上去那個東西很耗電啊。電能耗盡，你的護盾也會受影響吧。」



「小姐，妳身上的肉，就能轉化成我所需要的電能。而且，追蹤妳之前，我並沒有意識到妳有這麼難纏。不論是誰，只要沒有友軍標識，在追蹤儀上都是一個小紅點。」



他玩了一會兒匕首，然後突然一下釘在我的耳邊：「好了，小姐，差不多該上路了。我在妳身上已經浪費了太多時間。我的電能不多了，我的肚子也早就餓了。」



「等等！」



我本能地叫道，腦子飛速旋轉著，真的沒有餘地了嗎？



「能……至少……」



我低下了頭，裝作羞澀的樣子。



「和我做一次嗎？」



他咧嘴一笑，退後了幾步，開始上下打量起我的身體，我也努力挺起胸脯來展現自己的女人魅力——



那是我全身上下除了腦袋，唯一能動的地方。



他開始走動了，繞著樹順時針地走。



我轉動著脖子，始終注視著她。



沒多久，他就走到了樹的後面。看不到他，這種感覺讓我不寒而慄。



我看向左邊，拚命把腦袋往左邊轉，期待著能看到他——



「啊！！！」



我的左手手腕突然傳來一陣劇痛。疼痛令我忍不住叫出聲來。



我試圖動了動左手的手指，卻發現完全沒有反應。



難道……



不知不覺中，他又走到了我面前。



他輕輕抬起了我的下巴，注視著我的眼睛。



他舉起了手上的一件東西，在我面前揮了揮——



那正是我眼下最不願意見到的：



我的左手。



手腕處是刺眼的鮮紅色，還在不斷往下滴著鮮血。



細長的手指看上去蒼白無力，微微蜷縮著，時不時顫動一下，挑動著我脆弱的神經。



我瞪大了雙眼，難以置信地看著眼前的這隻曾經屬於我的左手。



「害怕了？」



他挑釁地看著我，然後把我的左手塞進了一個什麼機器裡。



一陣類似碎紙機一樣刺耳的噪音響起，我眼睜睜地看著我的手掌被絞碎，然後吞進了那個機器，接下來是手指，一根，兩根，三根，四根，五根……



我注意到他腰帶原本紅色的燈變成了柔和的綠色。看來電力已經充足了。



靈光一閃。



「你為什麼一次只放我一隻手？多放一點不行嗎？」



「電池只需要這麼多肉。還有，妳身上的肉，是我的食物。」



我提高了音量，來彌補我失血帶來的無力感：「食物？你一次能吃多少？我一條手臂最多了吧？剩下的難道你還能帶多少？」



「妳想說什麼？」



「和你做個交易！」我幾乎是吼著說出這句話的。



「哦？」他忽然來了興趣。



「只要你不殺我，我可以跟著你一起走。你可以先砍掉我的手，然後割掉我的——」



我咬了咬牙，這裡可不能羞澀啊，筱羽。



「乳房，別看我這樣，我其實還是很豐滿的，不信你可以親手試試，最後再割掉我的雙腿。那時再殺了我。不過……」



「很好的提議。」



這樣並不保險，筱羽。主動權還在他手上。



他稱這個交易為「提議」，是有道理的：



「我唯一的條件，是你在抓到其它肉之後，先處理他們。我會幫你帶著那些肉。只要你用繩子把它們捆在我身上就行。不然，我會想辦法自殺。隨便路邊吃點野菜就行。那時候，我的一身肉，也就浪費了。」



聽到「野菜」這兩個字，他的臉色就有些變化。



原本輕蔑的眼神也有些閃爍。他的神情開始慌亂。



他知道這確實是個交易而不是提議。不過很快他就鎮定了下來，臉上掛著奇怪的笑容：「妳剛剛還說過什麼來著？在我剁了你可愛的左手之前？」



接下來的一切沒有懸念。



他脫了褲子，急不可耐地進入了我的身體。



我本想好好享受一番，卻發現他只是單純地想洩慾而已，一個勁地打樁。



他似乎很久沒做過了，沒多久，他就在我體內發射了。



我有些掃興。但他仍然掌握著我的生殺大權。我能不能活著出去，一半看他，一半看天意。



至於能出去多少，在目前，不是我應該考慮的。



「我有點餓了。妳先幫我生火。」



他鬆開了繩子，我一下子癱倒在地上。但很快我又掙扎著爬起來，只是左手的手腕撐在地上，剛剛止血的傷口又有鮮血流出。



我忍著疼痛，單用一隻右手，把附近的斷枝收集起來，放在一起。



他看到我笨拙的樣子，有些無奈地搖了搖頭，很快壘好幾塊石頭，搭了個簡易的火灶，一把火點上。



「我要動手了。沒有麻藥，妳忍著點。被別人發現，我可救不了妳。」



「放心，沒人會對已經發出慘叫的獵物感興趣的。」



他舉起匕首想要刺下去，我又叫到：「停！」



他的匕首停在了半空：「怎麼？想要我先吃別的地方？妳一隻廢手也沒用啊。」



我搖了搖頭：「在我的衣服上撕塊布，紮在我手臂那兒。流血太多，我撐不了多久的。」



他照做了。紮好之後，他又拿起了匕首。



這一次，是真的刺進去了，刺入了我的小臂根處。



我想忍住，保持一些尊嚴，但是真的太疼了。



「啊啊啊啊啊啊！！！——」



他刺到了骨頭上，環繞著割了一圈，沒有割下來。



一把匕首當然是砍不動骨頭的，但是他也不知道找關節，拚命想把骨頭砍斷——



「你的刀……啊……往上面一點……呃啊……」



我沒有說完這句話。因為我昏過去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等我醒過來的時候，我發現自己正靠在樹上，手臂被簡單地包紮了一下，最後還是沿著手肘的關節斷掉的，從不整齊的斷口可以猜想，他最後一定是沒了耐性，生拉硬扯扯下了我的小臂。



我掙扎著坐起來看了看，不遠處，一根骨頭被隨意丟在了地上，而我的那條小臂正串在一根鋼棒上，架在火坑上炙烤。



那條小臂已經烤成了誘人的金黃色。



油脂也被烤了出來，均勻地分佈在整條小臂上，時不時還漏下幾滴，滴在火焰上，爆出清脆的炸裂聲。



他沒注意到我醒了，用樹枝戳了戳那塊肉。



我心裡暗暗好笑：這麼戳，有什麼用處？



大概他覺得差不多好了吧，他用匕首割下一塊肉，用刀尖插著送進了嘴裡。



他大口嚼著，很過癮的樣子。



不多時，我的一條小臂已經進了他的肚子。



我低頭看了看自己的右手。因為太陽曬，顏色已經比較深了，不如我坐辦公室那會兒白皙。



但是看著她，不知為何我卻有了食慾。



大概是那塊烤肉實在是太香了吧。



命運無常啊。很快，她也會得到相似的下場的吧。



他剔下了最後一塊肉，正想塞進嘴裡，卻看到我醒了。



大概是我盯著他的眼神帶著太多的貪婪吧，他笑了笑，走到我面前，柔聲說：「餓了吧，來，妳也吃點。」



我瞪了他一眼。但是我也已經很長時間沒吃過肉了。而且這塊肉，不論是怎麼來的，它確實很香。



我一口把那塊肉咬下來，甚至沒有介意匕首鋒利的刀刃。



油脂和肉香充盈著我的口腔。



真的很奇怪，明明沒有放任何調料的肉是很難下嚥的，但是我卻覺得這是無上的美食。



「好吃嗎？」



我舔了舔嘴唇：「好吃！」



「如果還想要的話，我不介意多烤一點。」



我聽了這話一驚，神智恢復了大半。



「你……吃飽了嗎？」



「還行吧，吃太多走不動路。」



我鬆了口氣。



「我吃野菜就可以了。肉這麼寶貴的東西，我可吃不起。」



「別這麼說，妳身上不都是嗎？再說了，要是抓到個女兵，那妳還愁沒肉吃？」



我腦子一轉，右手指向了森林深處：「那裡有條河，是這附近唯一的河流。如果到那兒伏擊，可能會有收穫。就算沒有，沿著水流走，也不是什麼壞事。」



「妳說的有道理。」



他踩滅了火焰，收起了匕首。



「我們上路。」



我跟在他身後，朝河邊行進。



一路上，他沒有說話。我也沒力氣說。



他的腳步聲很輕，踩在樹枝上也沒有聲響。大概又是什麼高科技裝備吧。



到了河邊，我洗了把臉，然後趴下喝了點水。



他拿出一個杯子，也接了些水喝。然後他蹲在河邊，用腕錶調出地圖看了會兒，領著我沿著河朝下游前進。



這一天走了很多路。不過沒看到半個人影。



晚上，我以為我要失去左手最後一點肉了，他卻沒割。



「帶著我，你不會違反紀律什麼的吧？」



他撓了撓頭：「應該不會吧。女兵見了我肯定不會像妳這樣投降，上面也沒說見了妳這樣的『獵物』應該怎麼辦。對了，妳叫什麼名字？」



我苦笑了一聲：「有問肉名字的嗎？」



「那我就給妳起名了。」依然是蠻不講理的語氣。



「林筱羽。」



「張赫。今晚我們輪流守夜。」



「你還怕被偷襲？」



「如果我的護盾受到足夠多的攻擊，那我就會被傳送到基地，算作失敗。更重要的是，也許有女兵從這兒過。」



「哦。」在我看來，其實是一碼事。



「好了，妳先睡吧，後半夜我叫醒妳。」



我躺了下來，疲勞感一下子湧了上來，我一閉上眼睛，就睡著了。



醒來的時候，天已經完全亮了。光線從石頭縫間穿過，正照在我的眼睛上，非常刺眼。



我挪動了身子，四下看了看，沒找到張赫。



我掙扎地爬出了洞穴，他正在河邊，趴在一個女人身上。



女人皮膚比現在的我還要黑上不少，一看就知道長期在戶外暴曬的那種，身體很結實，身材很健美。



看來是個女兵。



她看上去沒有一點力氣，肉體隨著男人的抽插擺動著，腦袋也沒有規律地擺動著。



當她的俏臉正對著我的時候，她額頭上的那一點紅解釋了一切。



我活著結束遊戲的希望又多了幾分。



今天是第二十五天。



他的表現比昨天在我身上好得多。好一會兒他才繳械。也許是屍體做起來沒有我這個鮮活的人兒這麼刺激吧。



他結束了戰鬥，看向我這邊，我正靠在石頭上曬太陽。



「算妳運氣好，」他興奮地說：「後半夜我聽到了動靜，然後就看到她來這兒喝水，被我一槍打中後腦。一擊斃命。」



他揮舞著手中的士兵銘牌，繼續說：「三零九團的，還是個少校。這下我的分數可不會少了。」



「那可真了不起。你一夜沒睡？」



我關切地說。至少要裝一下。



「嗯。不過剛才在她身上補充了點體力。」



他有些不懷好意地笑了笑。他的小弟弟彎了下來，不過還是一跳一跳的。



「你睡一會兒吧。我來給你做點吃的。」



「好啊。我先搭好灶台，你看上去不會搭灶。」



我會的。我會的。我會的。只是用一隻手不會。



搭好了灶，他自顧自睡覺去了。



我的腰間繫著一根繩子，繩子的另一端綁在石頭上。這是為了防止我逃跑用的。



不過要是我真想跑，恐怕他也發現不了吧？



但是一隻手又能跑到哪裡去呢？



和他在一起，好歹有個依靠。雖然這種依靠是很危險的，目前我只是他的奴隸，但今後我也許會成為他的口糧。



不過對他來說，殺平民又不算分，他也明白，我活著對他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要是能活著出去，我還真得感謝他。



不想這些了。還是面對眼前這塊肉吧。



怎麼處理是個難題。一來材料有限，二來我現在只剩一隻手，也很難做那些精細的活。



比如把手腳做成食物。



女兵全身上下的肉都很結實，說實話不太適合烤，倒是適合切片爆炒……



筱羽，當務之急是隨便做點吃的，好不好吃不重要！



這鬼地方你哪兒去弄那些調味料？！



我一狠心，匕首刺入了女兵的腳踝。



不料那隻腳卻倒向另一邊，匕首沒有完全刺入，只是劃過，留下一道長長的口子。



該死！



我有些心虛地朝石洞裡望了望，他沒有在看。



要是被他看到我笨拙的樣子，他一定會譏笑我沒用吧？



這一次，我用左腳踩住，然後才開始割。



雖然不如手那麼靈便，姿勢也難看點，但夠用就行。



沒多久，我把女兵的兩隻腳都割了下來，放在一旁。



這時，我看到了一頂鋼盔。應該是那女兵的。



有主意了。我可以做一碗玉足湯。



我把兩隻腳放在岸邊，自己脫了衣物跳進水裡，讓清涼的河水浸沒自己的身體。



我靠在岸上，拿著一隻斷腳在自己的身上隨意揉搓著。



我閉上眼睛，享受著陽光與河水的沐浴，彷彿這樣就能逃避眼下的現實，但是斷臂處傷口的刺痛卻無時不刻提醒我，我目前的處境如何。



不過這些天，我的身子確實很髒了。那隻腳還是黝黑的，倒是我的身子白了不少。



我也忘記上次洗澡是什麼時候了，只記得洗澡的時候漂過來一顆人頭，當時就嚇得魂飛魄散，抱起衣服撒腿就跑。



之後冷靜下來才想到，洗澡其實是很危險的事，因為那些地方通常都沒有蔽體。



現在不也是嗎？



只不過我已經把命賭上了，不介意再多押一點。



腳上沾了些我身上的泥。我只好再花些力氣把她洗乾淨。



另一隻腳我不敢再搓身子了，整隻手拿住，然後拇指不停地搓洗。



後來發現索性還是搓在自己的身上省事。



那女兵也是有段時間沒洗腳了，腳上也不乾淨。



不過她腳上的皮膚本來就是古銅色的，洗不白。



她全身上下，只有私處是雪白的。



太陽照著甚至還有些刺眼。



她的臉蛋長得也挺不錯，如果不當兵，沒有參加那些嚴酷的訓練，恐怕也是個人見人愛的美女吧。



這就是命吧。



我洗乾淨了「食物」，接了半鋼盔的水，生了火開始煮。



水開了之後，我把兩隻腳放進水裡燉湯。



太陽越升越高，石頭漸漸有些炙熱了。



我回到水中，靠在岸邊發呆。



如果是自己做湯，至少我會去弄些野菜。不過現在嘛，只要看著別讓水燒乾就好了。



靠了一會兒，我忽然感到有什麼東西碰著我的右手。



我低頭一看，竟然是一條小魚。



我迅速反手一按，那小魚就被我抓住了。



魚和肉一起煮，會更鮮美的。



鮮字不就是半邊魚半邊羊嗎？



更何況這羊還是「不羨羊」呢？



我想法刮去了魚鱗，去掉了內臟，整條放到水裡去煮。



連我都開始期待這一鍋原湯原水煮出來的味道了。



又過了一個多小時，張赫出來了。



「什麼這麼香？」



他一出來便問。



「腳掌湯。」



我用匕首攪拌著，說道。



「那我可得好好嚐嚐。」



他幾乎是搶著拿走我手上的匕首的，從腳掌上割下一塊肉，然後放入口中。



「好吃，真好吃。」



他一邊咀嚼著，一邊把匕首遞給我：「妳自己也嚐嚐！」



我推了推那把匕首：「還是你先吃吧。我拿著它，你都沒辦法吃東西了。」



「怕什麼？」



他說著，拿出一把軍刀，按了幾個鈕，那軍刀竟然變化成了一把叉子，兩個叉是正常的，最邊上那個卻是刀子模樣。



「用它吃不比用妳手上那玩意方便？」



「那多謝了。」



我拿過了匕首，也叉了塊肉吃。



那隻腳本來就煮得酥爛，現在又混入了魚肉的鮮，變得嫩滑可口。



雖然沒有任何調料，但這種原汁原味的原始口感，卻勝過無數刻意調製的美味。



不過腳上的肉我不敢多吃，怕他生氣。



我切了塊魚肉。這魚肉的滋味也變得非同一般。



滑嫩的魚肉中，有些淡淡的膻味。這種膻是人肉特有的，類似於油脂炸裂的感覺。



人肉令那些富人癡狂，正是這種膻味。



而原本鮮滑的魚肉加上了這種膻味，若是再配上合適的調料，天下美食能與之匹敵的，恐怕只有它旁邊那隻腳掌了。



張赫很快把兩隻腳啃了個乾淨，還吃了半條魚。這可比他昨天吃得要多得多。



吃完之後，他心滿意足地撫摸著自己微微隆起的肚子，愉快地打著飽嗝。



「你不是昨天說過只吃半飽麼？」



我看著他的樣子，也忍不住問道。



「實在是太他媽好吃了！」



說著，他又捧著鋼盔，把湯全部喝下。



「這湯也是極品！晚上用這娘們的手燉湯吧，味道應該也不錯。哎呀，我從沒這麼期待吃下一頓！把妳留下還真對了。要是我昨天沒忍住把妳殺了，怎麼能吃到這麼好吃的東西呢？」



我舔了舔嘴唇。我也很想喝那鍋湯的。



當天我們繼續順著河流前進。



張赫把那女兵開了膛，把花花綠綠的下水都丟了，把她的身子疊成一塊綁在我的背上。



那女兵身材雖然結實，肉很多，但放了血沒了內臟，至少我還能承受得住。搬家時候扛的東西，可比這沉。



晚上我們依然在河邊找了個石洞宿營，張赫自己下水摸了條魚，和那女兵的手掌一起煮。



我也去採了些野菜放進湯裡。



不出所料，手掌湯比腳掌湯更勝一籌，多了些野菜的清香。



吃完之後，張赫把我壓在地上幹了一次。然後去睡覺了。



我留著守夜。



這一夜平安無事，後半夜張赫醒了，讓我去睡一會兒。這一天就這樣過去了。



第二十六天



我們沒有遇到其她獵物，只是吃那女兵的肉，不過她身上的肉燉起來卻沒那麼好吃，我能感覺到張赫已經在留意我的那雙腳了，必須想法子轉換他的口味才行。



但是第二十七天，又是在我睡覺的時候，他一次殺了五個。



我們也就丟棄了原先的肉，帶上了新的獵物。



張赫看上去迷上了那種燉湯的方式，興奮地取下了那五隻獵物的手和腳，其它的竟然準備都丟棄了。



我實在看不下去了，幾乎是哀求著說：「你把她的肋骨砍下來，我來做個烤肋排……我自己吃行不行？還有，你至少把她們的乳房吃了啊，多少人想吃吃不到呢。」



他有些被我說動了，用五個女人，呃，算上原先那女兵一共是六個女人的乳房燉了湯，分在兩個鋼盔裡……



看著那鍋湯和他期待的表情，我心想：至少不算是暴殄天物了吧。



湯很快好了。他嘗了一口。



「怎麼樣？」我試探著問他。



他愣了半晌，沒有說話。



我以為味道不如預期，剛想安慰他幾句，他卻開口了：「我真傻，竟然差點把這麼美味的東西給丟了！」



我真的覺得他挺傻的。



我咬了一口手中的烤肋排，外焦裡嫩，香脆可口。



出於同情，我遞了一條肋骨給他：「嚐嚐這個！」



他只是咬了一口，便奪走了我剩下半塊肋排。



幸好我事先料到，先吃了個半飽。



「為什麼烤出來和那天烤妳的手臂味道相差這麼多？」



「因為我的手臂不好吃啊！不然我怎麼能活到現在？」我笑吟吟地看著他說。



「說認真的！」



「好吧，」



我收起了笑容，玩笑可不能開過了，我相信我的肋排肉比她們的還要好吃不少。



「因為手臂上的肉結實，烤出來就失去了鮮嫩的口感。而肋排肉是那些女兵也鍛煉不到的地方，所以還保持著鮮嫩，最多也就是脂肪比例低了點，烤出來沒有普通女孩那麼嬌嫩。不過比起我的手臂來，還是要好上太多，而且更加多汁，吃起來味道也足。」



我承認最後一句是我瞎編的。



第二十八天



他自己也背了一些肉上路了，平安無事。



第二十九天



也是平安無事。



第三十天。



我的最後一天。



但是張赫不知道。他從沒問過我還剩多少天。



我也在猶豫著要不要告訴他。萬一他最後還是決定享用我這個獵物，我可就功虧一簣了。



我們依然沿著河岸前進。



根據張赫的地圖，他至少還可以沿著河走三天。



「等等！」張赫忽然停了下來。



「聽！」



我也停了下來。



不遠處的樹叢裡，傳來了沙沙的聲音。



很有節奏感，十有八九是個活物。



是十一點鐘方向！但是這時，「沙沙」聲竟然停止了。



張赫也判斷出了方位，舉起槍，朝著聲音的源頭那兒目不轉睛地瞄準、凝視著。



一陣清風吹過。整個樹林都在發出響動。



不過張赫不愧是專業的，一直盯著那個地方，托著槍的手連一抖都沒抖。



突然，小樹林裡竄出一個影子，幾乎與此同時，張赫扣動了扳機。



「砰！」只一聲，那個影子便無力地墜了下來。



從體型上便可以知道，這是個人。



獵物！



我正要慶祝，卻發現張赫一言不發，仍然托起槍瞄準那兒，身子一點一點朝著那個人墜落的方向移動。



他移動的速度很快，我只能勉強跟上。



「砰！」槍聲又響了。



「啊——」一陣淒厲的慘叫聲，說明他又擊中了一個目標。



他這才把槍放下：「兩個。看來今天又有好吃的了。」



他讓我去看第一個被擊中的獵物，他自己去找第二個。



我找到了那個獵物，是個女兵，仍然抽搐，不過已經失去意識，必死無疑了。



子彈打在她的頸部，還在汩汩地冒著血。



我把她拖到河邊，沒多久，張赫也出來了。



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是拉著一個女孩走出來的。



女孩也是士兵的打扮，被一根繩子牢牢綁住，就是當初用來綁我的那根。



「放開我！放開我！」



那女孩不斷掙扎著，但是繩子的一端被張赫牢牢握在手裡，她的掙扎只是徒勞的。



「妳有伴了。」



他對我說了這麼句話，踹了那女孩一腳，女孩一個踉蹌倒在地上。



張赫上前一步，踩著女孩的背，把她的兩條腿也捆上了。



那女孩只能像離了水的魚一樣掙扎。



我也不知怎麼想的，突然起了一個念頭。



我對張赫說：「你先去處理那個女孩吧。我想和她聊會兒。」



張赫聽了，也沒反對，吹著口哨把那屍體拖走了。



活著的那個女孩看到自己同伴的樣子，很是驚恐。



「妳叫什麼名字？哪個團的？三零九還是四零一？」



「四零一，王嘉。」



她回過神來，不屑地看著我：「妳是三零九的？」



「妳是奇怪為什麼我沒有被綁著？明明和一個獵手在一起卻只少了一節手臂吧？」



「哼，四零一可沒有會投降的廢物。」



「可我剛才還聽到有人喊『放了我』、『放了我』的。」



「……我又沒有投降。」



雖然這麼說，她的臉卻羞得通紅。



「我也不是士兵，平民而已，投不投降又有什麼關係？」



「妳……那他怎麼不殺妳？」



「來，姐姐告訴妳……」



過了一會兒，張赫回來了。



我站起來，走過去拉著他低聲說：「過來，我有話想和你說。」



「什麼？！妳想讓我放過她？」聽了我的建議，如我所料，他一點沒打算接受。



「只是暫時的。」



「為什麼？她可是戰鬥人員，和妳不一樣。放過妳可以，放過她可不行。」



「因為……因為今天是我的第三十天。明天不管怎麼樣我都不會在了。所以，你最好讓她來代替我。」



他似乎很驚訝。低頭沉默了一會兒，又說：「她真的靠得住嗎？萬一她耍花樣……」



「我和她聊過。我覺得她還靠得住。只要你讓她相信她有活下去的機會。如果你不放心，你就這樣綁著她，或者先把她兩隻手卸了。」



「妳這麼做，是為了什麼？」



我也沉思了一會兒，但是結果令我沮喪：「我也不知道。」



我們回到了王嘉旁邊。



張赫沒有給她鬆綁的意思。



王嘉就那樣可憐巴巴地看著他，也不敢說話。



張赫手上拿著一塊肋排放在火上烤，這是從剛才那個女人身上分解下來的。



我覺得可能不夠吃，又走到那女人那兒。



她的情況有些恐怖，胸腔被打開，完全是空的，只有一根脊柱留在那兒，勉強支撐著身子。



我有些厭惡地把她翻了個身，然後用匕首一片一片割下她屁股上的肉。



「妳在幹什麼？」張赫好奇地問。



「屁股上的肉也很適合燒烤的。切一些給你嚐一嚐。」



他扔給我幾根木枝。



我會意，把肉片穿在木枝上，每支都滿滿當當地串上，然後拿著幾根肉串，遞還給他。



「喂，妳，」



他對著趴在地上的王嘉說。



「過來烤肉。」



王嘉想坐起來，但如果她能辦到的話，她早做了。



我走過去幫她坐起來，鬆開她的雙手。



張赫警惕地盯著她的動作，但是王嘉很順從地接過了肉串，把她同伴的肉放在火上烤。



很快，肉香便撲鼻而來。



肋排自不必多說，多汁的臀肉也很美味。



比起肋排，臀部的肉油脂更多，經過燒烤之後滲出了表面，形成了酥脆的一層外殼。



留在內部的脂肪也被烤得很滑膩，吃起來非常得香，這是肋排所沒有的口感。



「筱羽，妳走吧。」張赫咬了一口肉串上的肉，對我說。



「你確定？」我手中的肉串，還剩下最後一口。



「在我改變主意之前。」



我咬下了最後一口肉，然後站起身，朝森林裡走去。



離去的時候，我聽到張赫的聲音：「如果妳做得好，在我出去之前，我也會像放了她一樣放了妳的。」



這一招可真漂亮。我心想。



我不禁回過頭看了看。



張赫撲在了王嘉身上。我心裡有點怪怪的。



這幾天他總是和我做。雖然他依然是個快槍手，不過……



他畢竟是和我做了。



這不，他就結束了。



我繼續在森林裡前行。只有一隻手臂的我看起來應該很可笑吧。



也不知走了多久，我的眼前閃過一道藍光，然後失去了知覺。



當我醒來的時候，我正躺在病床上。



周圍是一片雪白的顏色。平日裡看起來有些恐怖，但此刻，我卻覺得格外溫暖。



我高興地哭了。



我擦了擦眼淚，隨之而來的是更大的驚喜。



我的左手。竟然回來了。



也許，這一切，是夢也說不定呢？



「林小姐，妳醒了？」



一個護士忽然到我身邊，在我身上擺弄了一陣。



我像個娃娃一樣任憑她擺佈。



「軍方的人在外面等著妳呢。我這就去叫他們進來。」



「軍方？」



「鐵玫瑰呀！」



小護士說著，臉上露出了羨慕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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